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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南郴州西南、北纬 25 度的嘉禾县，古称

禾仓堡。据《衡湘稽古》记载：“天降嘉谷，神农拾

之，教耕于骑田岭之北，其地曰禾仓，后以置县。”

千百年来，享有母亲河称誉的悠悠钟水流贯其中，

不仅滋养着禾仓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着勤劳勇

敢的嘉禾人民、更孕育着嘉禾勤廉文化的底蕴。

在钟水河畔有个叫荫溪的村子，在这里，您可

以感受到为表彰明代嘉禾籍南京巡河御史李祚的

监察功绩而修建的“风宪”牌坊之威严；还可以在

县城北门外珠泉亭景点，体悟“逢人便说斯泉好，

愧我无如此水清”的清廉文化。考古发现，钟水两

岸有许多先民生产生活遗址，有石器时代的石斧、

石磬、砺石，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矛、青铜

范，有唐宋时期的冶炼遗址和窑……

《水经注·钟水篇》注解曰：“钟水出桂阳郡南

平县（今蓝山县）都山。”清同治《桂阳直隶州志》把

现在的舂陵江干流和源头都统称为钟水。

到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湘

江支流舂陵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探究。按照“河源

唯远唯大”的原则，人们发现舂陵江的南源钟水长

度和流量都比另两个源头漼水与舂水要长要大。

前些年又有相关人士实地考察了舂陵江的这三个

源头，证实南源钟水确实是舂陵江的正源，而钟水

的正源是舜水。舜水又名岿水，位于湖南省蓝山县

境内，发源于所城镇人形山麓峡源村。由南向北，

流经所城、塔峰、毛俊三个乡镇，在毛俊镇井湾村

的两河口与毛俊水汇合流入钟水。从这里看，舂陵

江的发源处是蓝山县所城镇人形山的峡源村，而

不是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和《辞源》所指的南风

坳。全长约 53 千米，流域面积 486 平方千米。传为

舜帝南巡沿河经过之地，因名“舜水”。

舜水与毛俊水汇合后才称之为钟水。钟水主

要在嘉禾地段，从南至北流经嘉禾县境内珠泉镇、

坦坪镇、石桥镇，全长约 77 千米，流域面积 407.43

平方千米。钟水穿流山川、峡谷，河道迂回滩多，水

流湍急，鬼斧神工，造就了不少美景胜迹，留下了

不少美丽的传说，也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佳作。

钟水在流经嘉禾县石桥镇仙人桥村时，两岸

天然岩石延伸连接而成一座天然石拱桥，传说是

仙姑借观音菩萨神鞭，赶山而成，故称“仙人桥”，

为嘉禾八景之一。桥高 48.7 米，跨度 63 米，明朝参

政陈尚伊写有《仙人桥石梯碑》，将仙人桥誉为“湖

南一奇概也”。

钟水河上名景胜迹除了仙人桥之外，还主要

有“太公钓鱼”和“舜源浩荫”。“太公钓鱼”位于石

桥镇岛石村附近，钟水河畔下游，相传姜太公南下

时曾在此钓鱼；而“舜源浩荫”传说因舜帝南巡三

楚,驾崩于九嶷，为纪念舜帝，邑人把发源于宁远九

嶷山的舜水，流经嘉禾后仍叫舜水。因其造福于嘉

禾人民，于是把钟水车头桥上下游的美景称为“舜

源浩荫”，为嘉禾古八景之一。

嘉禾地处偏僻，古属“南蛮之地”。在交通落后

的时代，钟水是嘉禾的一条黄金水道，航道运输

自宋朝起形成，明清时期渐盛。据《嘉禾县图志》记

载：境内沿河船户多达百数，自清康熙三年，湘南

改食粤盐，嘉禾边邻两广，为粤盐入湘转水运的交

接点之一。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载经钟水每年发

至四洲之食盐达 1870 万斤。大部分从广东星子、连

州、广西八步等盐埠运入境内，再转水运至沿河各

地。临武矿砂和嘉禾煤炭、农产品也由此运出，然

后走水路运回布匹、瓷器等生活用品，年运量达数

千吨。水运上行至蓝山土桥墟。民国《嘉禾县图志》

载：“沿詹家上至蓝山土桥墟，舟楫止此。”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钟水河上大修水利工程，主要是拦河

大坝，长途水运才终止。

钟水河两岸码头，在嘉禾县境内有两个，一

是油涵铺码头。原名赤竹铺码头，位于车头镇油涵

铺村西，明末时期形成。二是朝廷窝码头。位于珠

泉镇朝廷窝前，清初形成。

据嘉禾史料记载，在石桥镇“仙人桥”和“太公

钓鱼”景点之间的石市村，有个名为“广济圩”的古

市场，当地人又称“石桥圩”。该圩始建于清乾隆二

年，清道光三年重建，现存圩场至今已有近 200 年

历史。每逢阳历“一、四、七”赶圩日，附近“两市三

县”（永州市新田县、郴州市嘉禾县、桂阳县）村民

蜂拥而至。该圩成为辐射周边邻县农副产品的集

散基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在视察时曾为

该圩场题写了“石桥市场”几个大字。广济圩古市

场全长约 100 米，宽 30 米，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

建有 12 个凉亭，全部为方形石柱、木梁架结构。石

桥籍著名作家古华创作的小说《芙蓉镇》笔下的

“闹市”即指此。

京西古道是指古代京城(长安)通往广州等地，

一条主要用于驮运荔枝、食盐、煤炭、糖等的官商

古道。广济圩古市场就建在京西古道上。古道上曾

经商贾如云，是南来北往的大动脉，现嘉禾境内在

古道上的分布有广济圩和太平圩两个圩场，中途

还建有石桥铺古驿站，为旧时官员食宿、换马场

所。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嘉禾县广济圩古

市场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点，2021 年被公布为郴

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钟水流域地区历史悠久，古风文化源远流长，

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古风文

化的独特魅力。古老的建筑、传统的民俗，共同构

成了钟水流域独特的古风画卷。

钟水荡古风
罗宇 殊睿

2024 年 1 月 中

旬，全省 35名文学爱

好者走进了毛泽东文

学院，接受为期半个

月的培训。上午下午

各一堂讲座，每天都

有 名 家 大 腕 进 出

毛 泽东文学院。

记 得 一 个 上 午

讲座结束，我从报告

厅出来，准备去食堂

吃饭，正好碰上谢宗

玉院长陪同客人也

往食堂走。匆忙中和

同学想绕行超前时，

我一脚踩到侧旁花

池的石头堆里，客人

中有人伸手一把扶

住 我 ，安 抚 道 ：“ 好

点，不急。”我局促地

绕过，转头看一眼扶

我 的 人 ，道 了 一 声

谢。那人脸上的笑渗

进了两鬓的白发，给

人真诚、友善和神清气爽的感觉。有

同学轻声告诉我：“刘克邦，下午是

他的课。”

是《金秋的礼物》和《自然抵达》

的作者刘克邦老师吗？他可是我心

仪已久、崇拜有加的散文大家呀。

刘克邦原籍湘乡，出生在怀化

洪江，少儿时代和湘西有着千丝万

缕的生活交集，学校毕业后，分配的

工作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在财政

厅与数字打交道。这个后来的财政

厅总会计师，是用等身的著述向我

们诠释了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

的道理。

下午，刘老师以散文家的身份

端坐在讲台上，不徐不疾地给我们

讲他理解的散文。刘老师的第一篇

散文作品是《与母亲夜行山路》，他

后来的散文集，包括《金秋的礼物》

《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和《心有

彼岸》无不让读它的人感到他对亲

人、对家乡深厚的情谊。刘老师的散

文着眼生活点滴、凡人小事，使人享

受着润物无声、细水长流的滋养，也

形成了他别样的散文风格。

培训班上熟识后，我有幸和刘

老师有过几面之缘，在某文联的一

次活动现场，又一次邂逅了刘克邦

老师，我依然去不掉碰到仰慕的大

家时的怯懦，握住老师的手，说话都

不能成句地问他，是喊厅长好还是

喊老师好？他不假思索干脆利落地

告诉我：“邦哥自然亲切，都这么叫

的。”我们落座时，邦哥多次邀请我

与他同座。大家如云的场合，我真不

敢随性造次。邦哥看出了我的窘态，

站起来对在座各位挥挥手，把我介

绍给文友们。我受宠若惊，在邦哥的

再次邀请下坐在他身旁了。

记得那次我们聊了很多，主题

是关于散文创作的。时至今天，邦哥

关于散文取材、关于散文创作的指

点，我仍然铭记于心。日常创作中，

我也在学“以小见大”，创作中坚持

“反复修改”，这是邦哥教给我的。

几次见面后，我们也经常聊点

微信。我想找个机会请邦哥一聚，让

他帮我点评几篇小文章，但总觉得

有些唐突。有一次，我厚着脸皮、麻

起胆子拨通了邦哥的电话，邦哥一

声亲切的“喂”打消了我的胆怯。我

说明意思后，邦哥告诉我他前不久

摔伤了腿，刚好了些，行动不是很方

便。我心情迫切地想安排车去接，邦

哥回绝了，说：“我自己打车来。”没

过 多 久 ，邦 哥 来 了 ，拎 着 滴 水 的 雨

伞 ，鞋 都 湿 了 ，还 带 来 几 本 书 送 给

我，我感动得不知所措。我终于明白

了邦哥在本职岗位上，能磊落坦荡，

赢得好评如潮，在文学爱好上，顺风

顺水，成果颇丰，是他的忠实厚道、

慈善为人的人格使然。

邂 逅 邦 哥 ，能 学 为 文 ，能 学 做

人。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刘克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

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成都古镇印象
谭仲池

古镇盛满历史记忆和自然灵慧，是流

动的文化血脉与缠绵乡愁。

——题记

味江河

不曾衰老的沿河街道

麻石的路面

嵌下旅客深深的足印

酒旗 灯笼

在茶香中飘拂

还带着古典音乐的旋律

女孩男孩赤脚走过沙滩

把一脸的兴奋和心中的欢乐

抛向淌水坝的激流

他们激动无比地

在清浅里嬉闹

片片云彩在头顶舒展

浪花染湿了衣衫

鱼群在脚下游过

轻舟滑过身边

一阵阵的鼓点

从瑞龙桥上传来

一支雄壮的马队来到江边

古蜀王接过乡亲送来的美酒

含泪倒向江里

酒香瞬间飘向江天

将士们用手

掬起江水痛饮

醉绿了两岸草木和塔上夕阳

传说已经走远

只留下一个神奇的江名

至今还散发着浓浓的酒味

龙溪古镇

古牌楼上的字

已被岁月的烟雨

洗刷出铜色的皱纹

唯有龙的传说

仍然在溪水中流淌

老榕树的根须

潜入地底深处

长成一片葱郁的天空

覆盖着古镇楼阁

驿动的人影

水中石头

和河床的沙粒

与风吹落的枯叶

在低声对话

诉说着人世的沧桑

我走向码头边

等待船队归来

欲问千年前的桅杆风帆

还有明月的盈缺

是否还盛有历史的泪痕

在巷尾小店

我买回一把牛角梳子

它澄明如镜

竟照亮了眼前的纷繁

又梳理了我心里纵横的思绪

江风吹散我的头发

涛声唤来天边的暮霞

渡口开始热闹起来

一个辽阔烟笼的旷野

已搁在游人的心上

汉诗新韵

我的故乡，在安乡县珊珀湖畔。

每次回去，我都会沿着湖岸走一走，转一转。

这既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释放思乡情愫、怀

念故人的一种方式。

珊珀湖，是家乡人民的母亲湖。她用甘甜的

乳 汁 ，浇 灌 着 万 顷 田 畴 ，喂 养 着 一 方 百 姓 。家 乡

人 民 的 生 产 生 活 ，都 与 珊 珀 湖 相 关 。春 耕 夏 种 ，

都要从湖中引水灌溉；改善生活增加营养，要从

湖里捕鱼摸虾；青黄不接口粮短缺，要在湖里采

莲挖藕……

小时候，我站在湖边，望着似乎无边无际的

湖，总会呆呆地想：为什么这里有个湖呀？这个湖

有多大呀？湖水有多深呀？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后来长大些了，我从一个老人家那里听说，很

久以前，这里根本就没有湖，而是一个叫“山背湖”

的村庄，住着三百户人家，后来易名“三百湖”。随

着岁月更替，不知什么时候，三百湖又更名为“珊

珀湖”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珊珀湖成了国营渔场。经营

水面 4 万多亩，蓄水量 2000 多万立方米，盛产十多

种品质优良的淡水鱼，是全省著名的淡水鱼养殖

基地。

离我家不远的湖尾处，渔场建了一个哨点，三

间房，一个人。这个人长年在这里值守护鱼，我叫

他“徐伯”。徐伯的家在县城边上的大鲸港码头，离

哨点有二十几里远。徐伯每值守满一个月才回家

一次。他有空时会到湖边的农户家里坐一坐，喝喝

茶，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不少人。我父亲和徐伯成了

朋友。我爱读书、懂礼貌、不调皮，徐伯很喜欢我。

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会接我到哨点去玩，想方设

法帮我弄点好吃的。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徐伯对我说，加紧

读书，把书读好了，才会有大出息。并说，你这次期

末考试，要是考了全班第一，我就奖你一支钢笔。

期末考试结束后，我跑到哨点，把考试第一名

的奖状递给徐伯看。徐伯拿出烟嘴，衔在嘴里，对

着奖状端详了一会儿，慈祥地笑了，连连说：“好，

好。”可就是不再提钢笔的事。我心里那个急呀，可

又不好意思提醒他。

过了十多天，就在我快要把这件事忘了的时

候，一天徐伯来我家，说，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他

专门到了县城的商店。说着，慢慢从里层衣服口袋

里，掏出一支崭新的淡绿色的钢笔，轻轻地别在我

的上衣口袋里……

后来我从老师那里得知，这支“英雄”牌钢笔的

价格是 7角 5分。在 20世纪 70年代，一斤猪肉的价格

也是 7角 5分。可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也难得买一回肉

吃。徐伯家里 4口人，老伴没工作，两个女儿在读书。

一家人全靠徐伯每月24元5角的工资维持生活。

这支钢笔陪伴了我很多年。我人生中拥有的

第一支钢笔，是一个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人

给我买的。

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只要有机会，都会买些

徐伯爱抽的烟、爱喝的酒，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来，

他老伴儿先他走了，两个女儿也远嫁外地，加之我

的工作一直忙，看望徐伯的次数也就少了。徐伯过

世的消息，我也是很迟才知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珊珀湖的碧波、杨柳、水鸟、

荷花和徐伯慈祥的笑容，曾多次在我的脑海里“闪

回”，或许，这就是关于故乡记忆的模样。

现在乡下，很少有种麻的人家了，我家也不例

外，没有再种麻。只是在离家不远的一处荒丘上，

有一块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母亲说，那里有一个麻

蔸子，是我家以前种麻的地方。

每年三月，麻蔸会自然生长出麻苗来。小时

候，母亲念叨“麻一寸人好困，麻一尺人好吃”的

话。其实也是，三四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了，人确

实是好困还好吃。

八月，麻叶枯黄，麻花结籽，乡下双抢结束，农

事相对闲淡。乡亲们各自拿了竹条，找到自家麻

蔸，打麻叶，砍麻秆，挑麻担，刮麻皮，晒麻线，搓麻

绳，纺麻纱，织麻布。乡村里的麻事可热闹了。

老家门前有一口小水塘，母亲会将麻秆放到

水塘里，没有水塘的邻居也会将捆好的麻秆放入

我家的小水塘，各自做好记号。用大石头压住麻

秆；或是用一根长竹竿抵住水塘的两头，将麻秆

一齐压入水中。母亲说这是“沤麻”，就是将麻秆

沉入水塘，浸泡三五天，等到麻皮和麻秆自然松

落。母亲说这是给麻发酵，提高麻皮的纯度，增强

麻皮的韧力。只有经过这样的工序，麻皮才结实

有韧劲。

从水塘里捞出来的麻，味道难闻，整个村子都

发出沤麻的气味，是那种既馊又臭的味道。麻皮与

麻秆已经脱落，松松散散。力气大的男子合手拿起

一把麻秆，用力地甩三五下，麻皮与麻秆自动分

离，麻皮顺势脱落。又将麻皮捋顺，一把一把地扎

好，到清水里刷洗干净，放置到竹竿上。母亲说这

是起麻分麻。

分了麻皮，接着就是刮麻。将晾晒在竹竿上的

麻皮取下来，拿刮刀，一根根地刮。母亲说，麻皮不

能混搭，头是头，尾是尾，那样才好刮，将麻皮表层

的膜刮去。刮了麻膜的麻就是麻纱了，母亲将麻纱

洗净，又是一根一根地晒在竹竿上。到了晚上，母

亲拿了一片旧瓦放在右膝盖上，将一根一根的细

麻纱在瓦片上搓成麻线。宋朝范成大《四时田园

杂兴》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

诗句，写的就是农人白天耕田，夜晚搓麻线的情

景。而更早的《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着“八月载

绩，载玄载黄”的事儿，就是八月纺麻，将麻布染

成玄色、黄色的农事。麻事在中国农村有着几千

年的历史。

现在，塑料绳、编织袋取代了麻绳、麻线和麻

袋。母亲做的布鞋，也不再是用麻线扎成的布鞋

底，而是换成了塑料鞋底。村里种麻的人家少了，

麻地改种了其他农作物，有的由着麻蔸自生自灭。

我家的麻地，二十年了，母亲没去打理，没有

给麻蔸松土、施肥。可年年三月麻会长，八月，母亲

去收麻刮麻，搓成麻线，以备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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